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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道德：
一种贯穿于东西方球迷心理中的恒定秩序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

摘　要：足球并非一种古典式身体修炼方式，作为群体运动，它具备了凝聚人心的功能，现代工业化

社会所提倡的团队精神在足球的世界里得以回应。足球传入中国后，足球的道德律立即派生出高度的

实用主义意蕴，并逐渐使得中国球迷衍生一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工具理性，足球由此成为中国球

迷的道德器具。在道德主义的语境下，足球在很多中国球迷的心目中成了实用之物，这背离了足球的

本义。足球的道德性与宗教性有差异，具体体现在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差异层面。中国人认为足球是喜

剧，并由此萌生足球有德的理念；西方人认为足球是悲剧，只有救赎功能。中国人认为足球是道德，

而西方人认为足球是宗教。近代以来中国足球界所存在的诸多特殊现象都源于此认知矛盾。足球原本

是一种苦难的象征，可以给球迷带来自我救赎的体验，这便是足球的本意，也是足球超越工具理性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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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许多古典的身体修炼方式不同，足球是一

种群体活动，其内在的凝聚、引诱、蛊惑人心的

功能十分明显。质言之，足球有一种反抗绝对个

体性价值的取向。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

动，主要在于其高度强调了人寻找盟友及确定敌

对体的绝对性价值。然而，足球的内生性学理维

度远不止于此，足球还蕴含着丰富的重构人的精

神世界的手段、技巧、过程与动能。不难看出，

足球自身的有限性与其传播的无限性并不矛盾，

足球由此获得了一种释放人性本然意义的机遇。

足球是一种同一性品格极强的文化类型，其在美

洲、亚洲、非洲的传播都经历了大体一致的过

程，足球的道德性也就此获得了维持、强化与凸

显的机遇。

１　维持精神平衡的足球道德

近代以来，体育学者大多认识到了体育的

精神宣泄功能，时至今日，体育的精神宣泄功

能也几乎是体育社会学的常识。站在社会精神

宣泄功能的视角来看，足球流行于世的道理似

乎十分简明。 “刘易斯·科塞认为，社会是一

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而相联的各

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紧张和冲突，冲突的

起因是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中的下层成员，对这

一系统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起来斗争。”［１］刘

易斯·科塞揭示出了社会矛盾的永恒性现象，

而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决定了诸多学科的诞

生，其中较为温和的态度则成为构建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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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秩序的基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冲突越

是频繁，激烈程度越低，则越有可能增强系统

各单位的革新精神，从而缓解敌意，使他们不

至于完全对立。”［１］从本质上说，任何人都有宣

泄欲念，人类社会道德的社会性成色中不乏个

体或集团精神宣泄的功用。兰伯特认为宣泄对

人的精神有保护作用， “宣泄 （在希腊语中的

意思是 ‘清除’或 ‘净化’）的意思是人们需

要一些机会来调节潜在的有害情绪。……宣泄

是保持我们精神健康的重要方式。”［２］１９６１９７关于

如何宣泄，兰伯特也进行了阐述： “我们通常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保证对同享这个社会空

间的其他人没有冒犯的情况下才发泄自己的情

绪。……现代生活的难处就是找到一个个人情

绪得到适当宣泄的平台，同时将对他人的冒犯

减到最小。”［２］１９６１９７关心疾病学的人士看到了观

看足球赛事对情感的宣泄作用。 “电视是世界

杯足球赛的重要媒介工具，足球迷们往往废寝

忘食地观摩球赛，……有些球迷看到他所拥戴

的球队输了球，一气之下把电视机从窗口扔

下，以泄一已之愤，当然电视摔得支离破碎，

也在所不惜。”［３］中国人对宣泄文化的理解更为

直接，且带有实用主义元素。“若到球场上去，

情况就不一样了。放开嗓子乱喊一通，对中看

不中用的球员骂上几句 （下意识里没准是为给

自己气受的领导准备的话），或是挥动着小旗

子呐喊数声，手里若有个矿泉水瓶亦冒险扔它

出去。……球赛结束时，顿觉浑身轻松。私下

里觉得已经把该骂领导的话都骂出去了，或是

把自己该欢呼的口号也喊出去了，于是内心变

得平静舒服。吹着口哨回家时，深觉这种好心

情是足球给的。”［４］１７７１７８在审美领域，足球的宣

泄功能同样强大，不仅如此，足球的宣泄功能

还带有极大的共享性，它可以很好地将足球的

专业人士与普通观众联结、融汇在一起。 “人

们选择了李承鹏的足球评论，正是因为其话语

表达出来的足球文化或者说文化足球的意义，

阅读者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对足球的更宽广的理

解过程，也是通过李承鹏的足球话语来释放对

足球压制情绪的过程。因此，这个 ‘趣味关

系’也就有了某种意义生成的作用，形成一种

所谓的 ‘足球文化’，创造了一种超越 ‘暴力’

的大众情绪的宣泄与释放的空间。”［５］中国的心

理学家也关注到了类似的情况。 “在如今高度

文明的社会中，人们要处处遵循现有的规章制

度。足球的世界就像是他们逃避各种法律规章

最后的避难所，足球对他们来说更是种精神寄

托。足球的世界是唯一男人的世界，这一微妙

的细节，让他们内心感觉到最原始、最纯真的

快乐，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男人如

此疯狂地爱上足球。”［６］不仅如此，在足球道德

律的感召下，处于足球环境中的观众群体会获

得一种归宿感，而群体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

构建出一种巨大的安全感，足球观众通常会获

得一种充分的精神慰藉。

在足球强大的宣泄功能背后是更为细致多样

的细节。足球的宣泄性元素种类繁多，也由此催

生出一种类型化特质极强的球迷群体。莫里斯专

门划分出一种 “喝倒彩”的球迷类型。“像说笑

话的人那样，这也是些大喊大叫的人，但他们的

评论基于愤怒而非幽默。当比赛形势不利时，这

些评论就会针对自己的球队，让死忠们感到非常

不舒服，后者有时会斥责他们，让他们闭嘴。当

比赛形势顺利时，他们就会陷入沉默，甚至很少

在胜利时刻欢呼。”［７］２８２球场谩骂行为同样不合乎

道德律，但是，人们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社会作

用。“他们之所以来看比赛，似乎主要是把它当

成了一种发泄怨气的途径。对喝倒彩者而言，比

赛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疗法，就像是去一座公共

‘泄愤屋’一样。”［７］２８２由此不难看出，在足球观

众中，喝倒彩几乎成了一种职业，其宣泄内心压

抑的动机十分明显。

足球和任何一种外在附加的意义符号体系并

无天然的联系，球迷通常可以为足球注入一些附

加值，但是，球迷的需求具有生长性，他们从来

就不会满足于对足球的浅层次介入，球迷们始终

都希望在足球中展示抽象的符号性情怀，借以表

达自己对足球的独特理解。很多球迷就这样走进

了足球的世界，并且不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

深度感悟、解读、阐释足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足球所缔造出来的高强度的浸润人心的内在

品格。

足球的工人阶级属性时常为人提及。现代

足球从一开始就和工人阶级难以分割。英国的

托尼·柯林斯曾讲述过足球诞生之初的情况。

“为了建立起强调勤奋的新价值观，社会上兴起

了无数针对工人阶级的 ‘道德’运动。比如，强

调工作中和工作外的纪律、立法禁止不道德或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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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体育运动。在１９世纪中期，社会试图向底

层人民推荐 ‘理性的’娱乐方式，使其能够更好

地工作。”［８］道德源自社会压力，因此，很难说哪

个阶层更富有道德感。从终极意义上说，工人阶

级以及其他阶层的民众都需要强化自身的道德

律。“他们试图让工人阶级抛弃无德放荡的娱乐，

代之以有教育意义、道德水准更高的消遣方式。

这些举措得到了警方的支持。”［８］从英国政府一度

出现的限制足球的现象可以看出，足球在自身的

发展过程中一直带有禁绝自我欲望无限扩张的元

素，而观赏足球的行为中也带有很强的道德限定

元素。

莫里斯认为，工业化时代的观众观看足球是

为了寻找生活的高潮。“他们的工作缺少任何巅

峰时刻，常常是单调而重复的，所以当比赛日来

临，他们会热切盼望比赛将会带来的高度紧张和

戏剧化的情绪高峰，用几乎难以忍受的兴奋瞬间

打破自己波澜不惊的生活常规。”［７］２８０恰是在追寻

生活的最高理想的驱动下，观众们无法背叛其所

拥戴的球队。“即使当他的球队表现不佳，连遭

败绩的时候，真正的追随者的忠诚依然不会动

摇。他也许会发出悲叹和抱怨，但他绝不会抛弃

自己的球队。他已经知道，无论多么厉害的球队

也不能赢得所有的比赛，而他会等待，等待定会

到来的胜利时刻。”［７］２８０２８１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

工厂区的足球就带有工人阶级的鲜明特征，其中

的道德性也体现得十分典型。“５０年代，区境每

年举办大规模的足球联赛。凡逢工人重大比赛，

大厂全厂调班，乘厂车前往助兴。１９５０年，沪

东工人俱乐部举办第一届小型足球赛，有１５１队

参加。”［９］一些讲述球迷发展历史的著述对此有所

勾勒。“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７年第一次参加世界

杯，中国队客场先以０∶２负印尼队，主场再对

印尼队时，老百姓逐渐意识到足球这个东西真能

煽情。”［１０］按照煽情说的立场，当年中国球迷看

球并未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人们对足球抱有一

种若即若离之感，无法抵达到足球的深层地带。

足球也仅仅因为有煽情作用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

意力，并由此凝聚了人心。质言之，新中国早期

的球迷更像是一群看戏的观众，大体维持着一种

平和、中庸、矜持的观球态度。 “从１９７０年开

始，我国足球比赛逐渐恢复，７０年代的球迷主

要表现是松散型为比赛的进球、胜利喝彩，有时

当球员将球踢得高高的时候，也会引起球迷的惊

叹和掌声。１９７３年开始全国足球联赛，１９７８年

恢复的全国足球甲级、乙级联赛，由于实行赛会

制，除了主队，球迷没有倾向性，他们往往是同

情弱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为落后的一方叫

喊。”［１０］从一些图片资料看，那一时期的足球观

众大体处于看热闹之情态，还无法体验到足球自

身的宗教特性。足球观众仅仅是观众而已，尚无

法成为球迷。为数寥寥的足球观者很难触及足球

的内在精神，足球和观众之间不乏隔阂。似乎有

一道淡淡的帷幕陈列在足球与观众之间，人们看

球，犹如隔岸观火，看的只是个热闹，大多数人

无法看清足球的本真面目。

现代主权国家绝大多数处于初级阶段的球

迷群体在观球时都会带有几分本土主义的情

怀。足球的道德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球迷群

体中体现得更为典型。那种语境中的中国球迷

对待足球的态度较为平和，他们仅仅为一些好

奇心所驱动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足球场域当

中。当年很多中国球迷的思想都很率真，带有

几分自我化元素。很多中国足球观众认为中国

足球队获得胜利会让中国人受到全世界的尊

重。问题也出在这里，一旦中国足球队失利，

球迷们的想法就会朝相反的方向推进，甚至催

生出偏执行为。不过相较而言，中国足球界的

暴力事件并不突出，其中有国民性的缘由，还

有文化的成因。 “我国球迷大多克制，行为相

对比较温和，但也有痴迷的球迷，出现了许多

‘过激’腥味儿。”［１１］足球无法完全脱离暴力现

象，但也应承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

道德主义统领之下。足球的暴力主义虽然经常

为人提及，但在全世界并非主流，世界各国都

会根据国情很好地遏制足球暴力。

２　足球具有浓厚的道德教育特质

道德与国家意志关系密切，足球的道德律

和足球的国家意志寓意有很大的重叠面。正如

足球中道德律的普泛性存在一样，足球的政治

寓意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

国也不例外。 “正如最近的一项评论所说

（Ｒｏｎａｙ，２００７）：以其自已的方式，现代英国

足球成了一种深度政治化的事务。……顶级的

英国足球代表着某类政治即容量被调至１１人

的狂暴资本主义的极端表达。”［１２］７８任何国家的

体育都无法完全彻底脱离国家意志的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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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应当认可其中的积极价值。中国也是如

此，中国体育自身的强大影响力极有可能来自

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反之亦然。这便是一

种道德的力量，也是道德的最佳生成模式。中

国的足球观众也更容易在类似的语境中感受、

体验、品味足球之德。

如果考虑到中国足球观众十分在意的世界杯

情结，则可以更好地体味足球道德律的高尚作

用。在很多中国足球观众看来，足球充满了实用

主义的精神、价值与理想，因此，打进世界杯之

日就是足球之德实现之时。道德是一种群体能

量，因此，还应当考虑到中国观众庞大的现状。

世界杯为国际足联缔造，但是国际足联在本质上

也是一家营业机构，这就决定了其不会放弃更为

广大的足球市场，中国足球的工具理性、道德纯

洁性乃至国家意志正确性都体现在这里。中国足

球观众一直处于这样的国际语境中，在一个工具

理性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球迷更容易获得道

德上的满足感。

作为游戏，足球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能量。

足球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

各地民众由好奇心引发的踢球与观球冲动，但

略加观察就会发现，足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载

体，足球在兴起之初期便带有浓厚的道德教育

的特质。且以早期的法国足球为例。 “友谊赛

之外，还建立起了有规律的竞赛体制，使得竞

争精神也体现在这项运动中。比赛的观众———

最初被称为 ‘好奇者’，渐渐围满了球场。所

有这些都在改变着与足球运动有关的种种数

据。不过，球员只允许那些来自相同阶层的内

行观看球赛。比赛不应该变成一场表演，而是

成为一项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在需要的时候，

亦应该成为在边线外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表

率。足球大众化的脚步放慢了。”［１３］早期的职业

足球带有很强的仪式感，观众也大体受到了古

典观剧礼仪的暗示、启发与限定，保持着一种

相对温和、优雅、得体的观球范式。莫里斯就

选择了观众服饰这一独特视角来进行观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足球追随

者会脱掉自己的工作服，穿上自己最好的成套

正装去看比赛。用放大镜观察当时拍摄的观众

席照片，就能对他们的看球着装分析一番。在

任意选择的一张照片里，一百名观众中有９０

名男观众戴的是布鸭舌帽，八名男观众戴的是

圆顶硬礼帽。另外两名观众是女观众，戴的是

大号女式软布帽。在男性观众中，几乎所有人

都穿 着 带 领 子 的 外 套 和 衬 衫，还 打 着 领

带。”［７］２８８不难看出，当时的足球观众以男性为

主体，男士观球时的着装大多带有很强的礼仪

性，这种矜持的做派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夕。

“四个人的浅色围巾紧紧地系在他们的脖子上，

并掖进外套里。这是２０世纪早期足球比赛观

众的典型穿着。……对于更敢尝试新鲜事物的

人，此时的额外装饰是花饰和拨浪鼓，以及与

球队颜色一样的鲜艳围巾。正装和领带仍然是

典型的服装样式。……旋转围巾的展示方式就

不那么常见了。它源自将围巾系在手腕上而非

脖子上的习惯。粉丝可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

并旋转拳头，好像手里拿着一只隐形的老式木

质拨浪鼓。这会让围巾在空中迅速转动，产生

一片运动的彩色海洋。”［７］２８８２９５通常而言，服饰

除却御寒、美化以及显示身份的功能外，还有

彰显自己个性的特征。足球观众的服饰带给人

们更大的思考空间。在莫里斯对球迷服饰的描

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礼帽。 “此时的帽子

有各种形状和大小。有的帽子颜色鲜艳，根据

球队的颜色分为对比鲜明的色块。还有针织贝

雷帽，顶端有一个装饰性的绒球，甚至偶尔还

有彩色土耳其毡帽。但所有帽子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大礼帽。”［７］２８８礼帽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仪式

化的装饰物，其所代表的是那种温文尔雅的生

活情调，而非刚猛赤裸的生活态度。 “它一次

又一次地出现在杯赛赛场，而且是足球运动非

常早的时代的遗存，那时还是１９世纪。在那

个追求正式的年代，大礼帽是那些经常去看第

一批业余球赛的观众的标配，而且在２０世纪

初期，这些大礼帽仍然会被高级官员戴在头

上。它们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为粉丝杯赛决赛

服装的一部分重新出现，用球队的颜色拼出垂

直的条纹，就好像粉丝们在说： ‘现在我们是

高级官员了。’”［７］２８９不难看出，足球服饰不仅有

昭示信仰的作用，还传输出很多有关着装者身

份的信息。高度的礼仪性强化了足球的高尚价

值，足球自身的道德内涵也因此更加鲜明，并

成为推动足球传播的重要动能。

毫无疑问，法制更适合商业社会，而道德更

适合农业社会。较诸法制社会，道德社会更具有

稳定性与普泛性。大而言之，人类社会中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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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许多未能步入法治社会的国家很可能

是一个道德律非常发达的国家。道德可以构建更

加完整的人性，道德还是一种完善人的内在品格

的必备元素。世界上很多以道德律闻名天下的人

士都对道德构建充满敬意。马丁·路德曾说：

“一个国家的繁荣，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

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

在。”［１４］那么，足球以及与足球相似的其他球类

项目是否需要道德参与？

兰伯特高度评价过足球的道德教育功能，

“足球对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其影响

范围也超越了公众辩论的局限。它有产生并传播

那些藐视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利他主义情感的能

力：它提醒我们这种共同的激情是如何创造出相

互之间的友善以及扩展我们的社会合作的。但是

足球也教会我们如何在没有这种情感的时候也能

与他人好好相处，如何带着沉思的、理性的态度

同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兴趣的人相处，这就是足

球具有的教育功能。……足球还能培育另一种对

待他人的立场，即尊重他人及宽容的立场。足球

通过更为深刻的自我理解来建立这种尊重。它使

个体能够获得与他们的热情经历和强烈依恋物之

间适当的距离，从而限制它们对行为的影响并减

少人际冲突。”［２］２０３２０４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笔

者曾与知名体育媒体人董路交谈。董路十分赞赏

徐根宝训练基地的建设，他认为：“根宝交给孩

子们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如何做人。”道德

原本是善，而竞争力是恶，两者看似矛盾，却相

辅相成，道德律会给无以计数的当事者带来安全

感、仪式感和秩序感，获得了道德律的人更容易

成就事业，那是因为道德高尚者更容易赢得他人

的信任，而人类社会中一切的机遇都和个体的道

德律水准的高低紧密相关。

很多人习惯上将足球迷看作另类群体。关于

球迷行为反常的说法更像是一种道德化的陈述结

果，因为很多球迷的迷狂状态未必符合道德家所

提倡的处事精神。足球是西方文化，且有其固有

的文化生态。在人人都有原罪的基督教文化语境

内，人的反常行为反倒是真实人性的表现。“这

种对球迷们内部生活的描述也能帮助我们理解

‘尊重’这一崇高理想。这有时被描绘为简单且

单一的态度，这种态度应当定义现代的自我和他

人的关系。但是如上文解释的那样，也许这种纯

粹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心理和敌对状态或许在

存在差异的世界中是不可逃避的一部分。”［２］２０５足

球不仅会促进球员之间产生信任感，也会诱发、

催生或强化观众的类似理念。“但是在暗示一种

不可捉摸的完整理想的同时，足球仍然让人放心

———它提醒我们对社会团结来说最重要的，是将

我们从充满激情的信仰中剥离出来，并用一种讽

刺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信仰。只要我们自己的另一

种观点能够确保社会的和谐，我们就可以忍受冲

突的感觉和断裂的自我。”［２］２０５足球自身的强大性

正体现在这里。

兰伯特看到了足球的积极意义。“充满激情

但又能自省的球迷知道对自己的强烈的激情采取

一种讽刺的态度。他们允许自己表达及享受，但

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偶然性及主观性。因此，他

们也更能够尊重其他球队的足球迷。”［２］２０５道德从

来就是一种高度文明的符号，其在球迷的社会同

样如此。“这种自我反省的优势在更广阔的社会

层面同样重要，可以通过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把这

种洞见作为创造文明社会及解决个人人格危机的

重要指导。尤其是在解决那些仅仅是由于性格或

个人喜好而造成的差异方面，它更具意义。”［２］２０５

徐能阐释过规则对足球的决定性意义。“制订足

球规则的目的仅仅是如此：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这

种不可预见的能力和机会的混合，从几分之一秒

到一整年 （如果你考虑到因为这一赛季的最终结

果俱乐部可以晋升或降级的话，则甚至会超过一

年）。所以观众永久面临着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相

似的事情：不可预见的能力和机会的混合，能力

或机会都可能占主导地位。”［２］１６这里已经涉及道

德和法制的融合问题。“仅仅看一场比赛的结果，

有 ‘公平的’结果和 ‘不公平’的结果。前者是

较好的球队获胜，后者是较弱的球队获胜，当

然，两种结果都是可能的。”［２］１６足球对人类文明

精神的提升功能十分明显，如此功能来自强力游

戏自身的价值释放过程。“这就是说，足球赛使

数百万人忘却日常生活的局促，享受一时的自由

奔放，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足球赛中学到适用于日

常生活的价值观和德性，用来修正、指导我们的

人生。”［１５］１８３可以从信仰学的角度阐释足球的作

用，还可以从道德律的立场考量足球的超凡能

量，足球在中国语境中的道德律含量显然更高。

无可否认，足球本体蕴含有强烈的利他主义

元素。兰伯特对足球的道德律深有认同，“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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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现存的利他主义开辟渠道的很有用的方

法。足球很少的物质消耗意味着足球是对所有的

社会和经济阶级都开放的，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就

可以组织起由足球带动的大规模的利他主义和慈

善事业，并能产生巨大的无形利益。举例来说，

在英国 《卫报》在乌干达北部的工作中，足球在

冲突不断的地区播撒下了团结的种子。似乎足球

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感情远比足球比赛或是足球作

为一个爱好有价值得多。”［２］２０４道德并不等同于

善，道德在最高端的意义上可能善恶兼有。社会

学层面上的道德是善，而哲学层面的道德则是

恶。因为道德所鼓励的仅仅是一种有限度的谦让

姿态，其背后则隐含着一种相反的价值诉求，其

中不乏近乎无限度的获得、占有乃至掠取之类的

内涵。

芭芭拉也关注到了英国早期竞技活动所遭受

到的诸多限制。“在近现代初期的欧洲，人们通

常趁着庆典、嘉年华举办体育竞赛，在英国则是

趁着教区节日或博览会。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

保守 分 子 批 评 庆 典 活 动，也 反 对 运 动 比

赛。”［１６］２２１反对足球的人士大多捍卫的是既有道

德的合理性。然而，道德也有其鲜明的时代性。

二战以后，嘉年华式的足球赛事逐渐演化为一种

流行文化。

质疑足球道德律的人士经常会看到足球中的

反道德元素。事实的确如此，且说球员与球迷的

关系。球员和球迷一直有一种紧密的精神互动现

象，球员的性炫耀本能驱使他们做出各种超越日

常规范的奇异动作，而为此类动作着迷的观众则

极易在一瞬间萌生赞美、羡慕、激赏之情。古特

曼认为：“人类受 ‘错误意识’的伤害是如此之

深，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感情的知觉。”［１７］

芭芭拉从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看到了高尚者群体对

非高尚者群体的大型聚会的敌意，并将其看作是

一种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

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感受到实在且迫

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

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

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

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

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

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

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

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１６］２４４由此不难看

出，道德具有普泛性。

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利他主义，其在世俗社会

中的体现是相对于人性之恶的人性之善。兰伯特

在回顾了一些否定球迷现象的观点后，立即发布

了一些针对球迷现象的正面评语：“以下是球迷

对于足球价值的观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转机。

成为一名球迷的智慧之处首先在于占据通常由社

会评论家及规范制定者所宣称的立场，还在于分

析现代社会生活。这可以使足球的价值更为清

晰。这种方法的关键思想可以总结为：足球是一

种获得技能及美好品德的方式，这些技能和美德

是在现代生活中获取较高生活质量所需要

的。”［２］１９５道德源自一种具体可感的生活。足球中

的生活智慧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人们在足

球中看到了生活的本真形态。“球赛和人生一样，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孤立的选手。每个人都必须准

确无误地传球。在球赛中，优秀的选手会替其他

选手制造进攻机会，引导他们迈向胜利。人们从

球赛中学到这一切价值观与精神规范，并将之运

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是支撑我们的规范，也是

理想的规范，引导在世俗苦海中拼搏 的我

们。”［１５１８２］足球赛事也由此而成为一种对生活的

高度模拟过程。足球是一种带有强烈信仰重构内

蕴的运动形态，其内在的精神力似乎要大于其外

在的炫技力。足球道德的核心一直存在于其实用

主义内涵之中。

中国人的足球道德观充满了严肃性，其内在

的精神价值还体现在近期的足球改革方面。理解

了足球道德的价值含量有助于解读开始于２０１５

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毫无疑问，中国足球改革意

义重大，其中涉及的主体体现在其对国家民族的

认同层面，这里触及的仍旧是由足球衍生出来的

道德建设问题。中国有５６个民族，中国历史上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分裂状态，从纵横两方面

而言，中国曾经有过缺乏国家认同感的记忆。如

果把足球看成是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既符合国

际足联的认定，也扩大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维

度，还可以给中国体育史和足球史增加更多的正

面因素。为了与之相匹配，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提

升足球水平，并进而将足球打造成经典的民族体

育项目。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足球改革是足球高层

的事，其实，足球改革的核心是观众的改革。质

言之，只有高度稳定而健康的现代观众才可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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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样类型的现代足球，而要彻底完成中国足球

的复兴，则必须在道德建设的高度作出一种超体

育的设计。

３　中国文化的喜剧性导致了足球道德的

实用性

　　初等级别的球迷大多尊崇足球的本土主义，

因为它可以轻易唤醒人们的乡土意识，使人产生

对故土、河山、族亲等对象的眷恋、亲和力与认

同感。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时间不算太短，且已

然在锻造以球迷为核心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方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审美的

国家，中国人也的确喜欢从审美的角度观看或体

验足球。仅从观看表演艺术的角度看，中国人的

这种价值选择可能来自古已有之的观剧传统，但

是面对真正的足球，人的审美的有限性暴露无

疑。足球有一种凝聚人的注意力的强大功能，这

种功能显然超越了看戏之类的语境。卢元镇曾

说：“一场没有球迷观看、助兴的体育比赛，是

一场冷清的比赛，是一场社会价值不大的比赛，

或者简直可以说仅仅是一场球员之间的玩耍而

已。”［１８］这里已然揭示了足球比赛有无观众的巨

大差异，其实也彰显出隐秘的足球和公开的足球

两种存在状态。

再以韩国球迷为例。“只要有国际足球赛，

任何时候都能发现拉拉队的身影和神采。他们

身穿统一的红色球衣，有的手持国旗和小鼓，

有的脸上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无论男女，均

在指挥者的带领下，有节奏地高喊 ‘大韩民

国！大韩民国！’或 ‘韩国必胜！’等口号，或

一起拍手，或表演人浪。他们调动着观众的情

绪，控制着赛场的气氛。没有他们，足球赛就

缺少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观众会感到索然

无味，球员也会感到精神不振。”［１９］由此可见，

人们所熟悉的现代足球肯定是公开的足球，而

绝非那种个人修炼式的隐秘足球。球迷场域表

演的惊艳视觉效果让人愉悦。足球的普世性与

地域性特质都很迷人，换言之，只有足球才可

以展示出这种超种族、超时空的视觉审美。由

于在凝聚人心方面拥有巨大能量，足球时常被

赋予地方主义、地区主义及国家主义等意义符

号，足球由此而获得了重塑其价值本体的机

会，足球中的道德律开始滋生。

球迷类型的多元性给足球世界带来多样化的

元素，任何一位沉迷于足球的观众都会感受到来

自足球本体的吸引力。“著名演员王铁成保证场

场不落地看完世界杯足球赛实况转播，他推辞和

谢绝了所有社交活动，因此被誉为 ‘国际球迷’。

王铁成的心脏不好，经不住情感的巨大冲击，但

他还是忍不住那激动人心场面的诱惑，１９９４年

他全力以赴，观看了全部５４场比赛。”
［２０］足球是

一种高度矛盾的存在物。足球中从来不存在完美

主义，换言之，在坚守足球道德主义的人士看

来，完美主义仅仅是足球中的宗教寓意，而非足

球实用性能量，因此，完美主义也会成为足球的

公害。在实用主义者眼里，足球是实用道德。

“总的来说，坚持 ‘体育是艺术’观点的学者普

遍认为：不能以 ‘体育本质上追求的是胜利，艺

术本质上则是追求美的体验’为借口，阻止体育

作为门类之一进入艺术领域。通过论证二者是相

似的，进而发现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２１］近期

人们经常谈到中国体育的工具理性，其实阐释的

仅仅是体育的道德律，即一种体育之德。中国人

释读的体育如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也大体

如此。

解读竞技之美还可以从观众心理的角度切

入。人们之所以在高强度的竞技比赛中获得享

受，主要还是那种场域可以使观众获得一种心理

满足感。“这一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是：感知—

理解—想象—情感—美感享受。观众通过感觉和

知觉系统把握审美对象的完整形象，通过想象而

活化和丰富审美对象，体验审美对象的内在意

蕴，再通过情感使审美对象在人的心中变得更为

鲜明，更为生动，更为逼真，从而使人得到美感

享受。”［２２］足球的悖论中隐含有超越悖论的极端

理性。

通常而言，上层社会的足球观众更看好足球

中的道德律和审美精神，而下层社会中的球迷则

偏爱足球的暴力因素和宣泄效应。对于普通民众

而言，人们观看足球，或许是为了发泄恶的情

绪。但是，足球是一种充满了高度文化反弹力的

竞技行为，当人们感受到足球的道德律压制住了

足球之恶之时，就随时都可以制造出一种全新的

恶，如球场的热暴力与软暴力。即便退回到足球

的原始状态也是如此。初涉足球领地者看到的球

赛可能是一场华丽的盛宴。这些人很容易被足球

的外在炫目感所吸引，并迅速臣服于足球经典要

义，成为足球本体精神的追随者。其实，足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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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意义可能仅仅是一种炫技，是最为寻常的男

孩子们的自我化表演，其中很难看到明确的善性

化或恶性化力量，人们为这种炫技现象所吸引，

或许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极为寻常、平淡、中

庸的品质。温远辉曾对大型足球赛事及其对中国

普通民众的影响做过鲜活的描述：“男人三个一

堆五个一伙的，随时随地报道比赛情况，各自发

表行军布阵的高招，赞的、骂的、怜的、恨的，

什么话什么调子没有？一想到巴西教头每逢大

赛，必不可少的是总统的布阵意见，老妈子的战

术意见，老友的同僚的，大球迷小球迷的……弄

得他头晕脑胀，怪叫声声，就大乐！”［２３］每一个

球迷的见解不过是一种自我感知，但球迷都以为

自己的见解高于其他人，足球的普泛性价值在此

得到了体现。

杨国庆关注到了体育观众的情绪差异，并将

体育观众的情绪划分为深层和浅层两种。“在浅

层情绪的层次上说，体育比赛之所以能吸引无数

的观众，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带有一定的民族

主义色彩。……与浅层情绪相对应的便是观众的

深层情绪。它与观众的精神状态、知识水平、审

美意识、欣赏能力相联系。它需要理解体育比赛

中所具有的激荡人心的冲突的美，那种充满着创

造意味的技能的美和那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学价

值。”［２４］在重大赛事中，观众的意见往往会占据

主导，在浅层情绪的干预下，观众更容易激发出

一些本能性的表述符号。中国足球观众在观看欧

美高水准足球赛事时往往可以激发出深层情绪。

“１９８６年世界杯足球大赛，尽管中国队并没能取

得参赛的资格，但深更半夜有多少观众为之陶

醉。这种不带有强烈功利取向的欣赏，更多的是

观众对美的追求和技艺的欣赏，是真正的深层情

绪的荡涤。”［２４］很多人仍在关注中国足球问题，

并将中国足球暂时性水准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脱离

了欧洲的主流足球范式，其实，这里存在着一种

文化误区。中国文化中并无悲剧主义内涵，也便

会自动失去崇高感。质言之，中国仍旧是一个道

德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并非世界上足球暴

力十分普遍的国度，恰是在道德主义思想指导

下，足球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种相对温和

的精神寄托物。

对中国观众而言，足球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

或赛事，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在高强度的

对抗性竞技现象背后，喜爱喜剧精神的中国观众

更容易成为足球道德的感召者，然而，足球的喜

剧精神只能催生出更多的习惯接受喜剧精神的

人，这便是问题之所在。不仅如此，类似现象随

时都会衍生出一种社会危机，在中国式喜剧精神

的统摄下，中国人的足球观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胜

利观、道德观、优势观、庆典观，如此的观念集

群可以成为一种普天同庆的生发点，却也可以演

进为一种失去善性价值存在基础的险境，于是，

中国人在观看诸如足球这样的大型竞技运动时一

定会有两种有效符号的展示形态，一种是真实的

胜利，另一种是假想的胜利，在丧失了对绝对悲

剧思想的接纳的前提下，中国人的胜负观会以一

种赛事大于胜利的虚拟方式终结。中国式喜剧精

神经常在类似的心理范畴内得以实现。“体育有

时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凝结剂，有时候是

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意志象征。在这个经济时代

里，那些曾因经济和历史原因而被歧视的国家，

更会珍视体育在精神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国就是

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球迷从来没把足球仅仅当

成足球。看看那场上漫天飞舞的五星红旗，就知

道中国的球迷们在中国足球队身上，寄托了多少

精神力量。”［２５］足球的超体育精神一度占据了很

多中国足球观众的精神世界，这里体现出一种足

球遭遇到其他文明形态冲击后的变异现象。换言

之，当人们预想的喜剧难以实现之时，喜剧只能

成为虚幻之物，面对足球中满是绝对的死亡寓意

的悲剧性结局，很多中国球迷只能成为这种竞技

品类的受害者或牺牲品。

文化或文明的不对称传播经常导致中国人对

足球的理解失诸偏颇。对很多身处文化精神急速

变迁时代的人而言，足球场域中的文化元素往往

会显得很复杂，其中不乏喜剧与悲剧成色的高度

对立。质言之，足球的道德实用性与其先验的抽

离性的差异就体现在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差异层

面。西方人认为足球是一种先验性的宗教，中国

人认为足球是一种实用性的道德，这便是所有问

题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国足球界所存在的诸多貌

似反常的现象都源于此，足球中的道德律派生出

高度的实用主义，并培植出一种冲出亚洲、走向

世界的体育工具论思想，这无疑带有喜剧性。但

是，足球是一种永远都难以令人满足的竞技形

态，它本身就是一种苦难的象征，足球只能提供

一种让人自我救赎的动能，这便是足球超越工具

理性的内蕴。然而，在失去了救赎、悲悯、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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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语境中，类似的思想顿然失去了依托，中

国语境中的足球本体只能留存于道德的谱系里，

与之对立的足球的先验性则一直寄托在遥远的空

间。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救赎感无法彻底

战胜文化中高度发达的实用主义精神，而中国的

足球观众在此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强直性的推波助

澜者的角色。

４　结语

足球并非一种绝对仁慈的文化存在。足球仅

仅是一种追求高度的身体对抗的文化，秉持的是

一种极端竞争性的理念，足球本然地携带有大量

的身体排斥、精神抗争、意志较量之基因，正因

如此，足球中的道德律完全脱离了说教的意味。

足球中的道德是一种自然道德，带有一种本然的

自然至上的意义。质言之，足球的道德律更近似

中国人所熟悉的天道而非人道，形成此格局的道

理很简单，足球和自然世界中的诸多生灵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足球的仿生学内涵呈现出其与自然

的高度呼应状态，足球的胜负率揭示出人类社会

与自然社会的运行通则，而足球的抗争精神彰显

出了人类社会内在的生命动能。在合群、团结、

团队至上之类的意义体系内，足球展示出了其固

有的价值。足球的确可以将天下最广泛的人群凝

聚在一起，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的道德秩序。对每

一个球迷而言，足球从来不缺乏超强的魅惑力，

其强大的美学机制一直潜藏在其内在的奇观效应

中。足球的终极秩序来自自然界生灵群体生命的

整合性秩序，足球的道德律也在此空间获得了超

人类的认知价值，足球及其强大的道德精神不仅

可以回馈人类社会，还会获得自然世界的真实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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